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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

（引用只註頁碼）是陳映芳繼《圖像

中的孩子：社會學的分析》（濟南：

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之後，結

合角色理論，以特定人群作社會學

分析的又一著作。本書以年代分

野，闡述了「青年」作為一種社會角

色的誕生、形成，直至瓦解的全過

程，以其獨創性視角，論證了「青

年」在國家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強大

功用，重新詮釋了「青年」這一社會

角色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間的密切聯

繫。

本書開篇指出，在傳統中國，

人自出生至成人有「幼」、「童」、

「冠」三個年齡階段，而不存在「青

年」一說，「代際（輩分）關係比年齡

更加受到重視」，只要父母尚在，

孩子必須遵守「大人—孩子」的關

係，一旦發生代際交換，無論其生

理年齡大小，都將被置於大人的位

置，「理所當然地被授予與其地位

相當的權力，並被要求扮演成年人

的角色。」（頁6-7）年輕人「對父母的

精神上的、生活上的依附都被倫理

規範和家庭制度所規定。」（頁8）他

們作為家庭成員的身份被強調，但

作為社會群體的「青年」是不存在

的。家國天下、教育體制、家族結

構層層包裹，將青年約束其中。作

者認為，「青年」是近代的發明，年

輕人作為挽救國族的新生力量被需

要，從而誕生。

從本書中對青年階層形成的論

述看，作者將民族危機與近代中國

教育的變革看作青年階層形成的主

解讀中國的「青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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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與短評 147要誘因。近代中國教育系統的建立

及逐步制度化，開始有了對「兒童

期」、「少年期」、「青年期」的區分。

新式學校的設立與教學內容的變

化，使年輕人在身體和精神上離開

家庭與傳統成為必然，總體上構成

年輕人從家族移向社會的結構性置

變。作者選取梁啟超的「少年」論，

分析了促成青年承擔起「國家人才」

角色期待的社會意義。由於中國歷

次改革與對外戰爭的失敗，民眾對

衰老的帝國愈發絕望，代之而起的

是對象徵Y朝氣蓬勃的青年學生的

期待，「青年」被認為是建立新的中

國的當然人選，在社會崇拜中被普

遍地賦予了背負國家命運的責任，

「而年輕人也開始將承擔上述義務

視為己任」（頁48）。

從《新青年》的誕生到「五四運

動」，青年的社會地位得到確立，

正式承擔起社會期待。書中提到：

《新青年》的發刊「可以被看作是中

國社會中『青年』這一角色類別形成

的象徵」，因為「從《新青年》開始，

『青年』的概念作為一個獨立的角

色類別得以明確化」。「新青年」是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

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隱退的，世界

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

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頁61）。

他們反抗傳統體制和倫理道德，以

民主和科學為旗幟，被冠名為「五四

青年」。

另外，「五四運動」以其巨大的

影響力被不斷解說，雖然說明者的

立場和時代不同，但有一點是不變

的：即為「青年」賦予各種各樣的意

義。「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從『五

四運動』起，『五四青年』便開始被

視為『青年』的角色模型。而各種社

會的、政治的勢力也開始通過對

『五四青年』的意義結構的規定來驅

動『青年』」（頁71）。可以說，從「五

四青年」開始，青年就因其功用性

被有意無意地塑造Y。「五四」呈現

給我們的是青年的群像，作為個體

的人的價值並沒有受到重視。作者

將這一時代社會對「青年」的角色期

待歸結為青年的「有用性」，「人們並

不是從對年輕人的特性、欲求和權

利的認知出發對年輕人這個年齡群

體作出高度評價」，而是從「社會的

需要出發承認他們的價值」（頁80）。

「五四運動」後，學生和青年知

識份子仍是基於由「五四運動」建構

成的「青年」的意義結構來表現他們

的角色。他們普遍選擇了激進的民

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主要是出於反

對國家權威，追求民主、自由和個

人權利的願望。陳映芳特別說明，

共產主義之所以為青年的「主義」選

擇之一，「相對於馬克思主義同無

政府主義、民主主義等意識形態區

別，他們更看重其中關於『平等』、

『反專制』、『徹底改造中國社會』的

理念的相近」（頁137）。二十世紀上

半葉的青年呈現給人們的主流印象

是激進的、向上的、飽含熱忱的，

他們承載Y國家的命運、國民的期

待。他們是「五四青年」的延伸和擴

大，其存在和受到崇拜的原因仍是

其功用性，而青年的這種實用價值

從1949年這個標誌性的年份開始，

進一步被強化和發揮。

建國後，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

與青年一樣如同「八九點鐘的太陽」，

青年因其革命性象徵了這個新興國

家誕生的意義，社會到處洋溢Y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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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讚美和熱切期望。毛澤東在開

國大典上高呼「青年同志萬歲！」，

青年在政治上獲得了高規格的待遇，

如5月4日被確定為「青年節」，12月

9日被確定為「學生運動紀念日」。

黨和政府有意識地發揮「青年」的角

色功能，「青年被組織到共產主義

青年團、民兵以及青年突擊隊等各

種組織中，在共產主義的指導下，

在各個領域展開社會的、政治的活

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

要的角色擔當者。」（頁166）

書中用「革命青年」的概念對從

1949至1978年間的青年進行角色分

析，他們仍以完成一定的歷史使命

為主要內容，但基本構成和意義結

構卻發生了變化。「革命青年」的主

角是工人農民，知識青年有必要

與工農民眾相結合；「『革命青年』

被定義為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

建設的先鋒、共產主義接班人。」

（頁171）「革命青年」要有Y這樣的

特質：具有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

價值觀；擁有服從、忠誠、獻身等

革命精神。作者通過對青年角色模

型英雄人物（如雷鋒）的考察，分析

「革命青年」的角色規範。雷鋒被塑

造為「革命青年」價值觀與道德規範

的完美擁有者，是忠誠的、具有

「革命螺絲釘精神」的「革命青年」。

青年被最大程度地進行政治化

教育和「思想改造」，黨以人民利益

代表者的身份將政黨與國家和人民

融為一體，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

國家權威至上的觀念正當化、絕對

化，同時黨政指導進駐事業單位，

青年的管理及制約制度化的「檔案」

管理，統一培養、針對青年學生的

意識形態監控下的遴選體制，成為

整個社會對青年的取捨標準，上一

代「五四青年」的角色被「革命青年」

成功置換。社會政治化教育的結果

是，培養出一代既「革命」又「順從」

的具有雙重人格的「革命青年」。隨

Y現實政治中對「帝、資、修」等

「階級敵人」的鬥爭被反覆強調，革

命暴力的正當性得到肯定和美化。

但是很明顯，「革命青年」的暴力和

順從相互並不衝突，「革命青年」的

「反抗」正是「以對毛澤東和黨中央

的響應、服從為前提的」（頁202），

這種互動關係，造就了整整一代的

文革式青年。另外，作者還指出，

無論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定位，

還是「革命青年」主角的結構性置變

（工農兵成為主角，青年知識份子

從主角和「啟蒙者」變成被改造和教

育的對象），都在說明「青年」的地

位在趨於下降。

隨Y文革的結束，文革時代的

「青年」作為一代營養不良的產物，

文化嚴重缺失；同時，對文革的清

算和否定，青年對社會既存的居支

配地位的價值觀產生懷疑；實行開

放政策以後，處於信仰危機的中國

社會，被歐美文化「趁虛而入」。在

強勢的意識形態之外，「主義」多元

化，與官方正統教育相並存的現實

文化對青年產生了更具現實的引導

力。於是，與「革命青年」南轅北

轍，脫離崇高理想的「個人本位」的

「自由青年」開始出現。

隨Y社會的開放和社會價值觀

的多樣性對政治教化的中和，大眾

與官方對青年的自由取向表現出寬

容和理解，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有

了一定的正當性，這種非正統的意

識形態取向，或者說取向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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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介與短評 149化，使「青年」作為群體的社會政治

功能喪失，他們的救國和革命功能

不再被需要，「青年」解體，趨向對

年輕人的回歸。另外，「青年」解體，

年輕人對信仰的缺失和「不經意」，

不是一個群體中的個別現象，也不

是單純由青年開始。中國社會先有

文化上的「孔家店」，作為千年文化

的罪惡總代表被否定，後有政治上

意識形態約束能力的衰弱，以及社

會的多元化等種種因素，促成整個

社會作為群體的「一致性」消解。

本書圍繞「青年」這一年齡群

體，將其社會角色的形成、強化到

解體的歷史沿革做出全面理清，以

隨~社會的開放和社

會價值觀的多樣性對

政治教化的中和，使

「青年」作為群體的社

會政治功能喪失，他

們的救國和革命功能

不再被需要，「青年」

解體，趨向對年輕人

的回歸。

獨特的社會視角構建出一部「青年」

的歷史。最後作者總結道，「青年」

社會角色的形成源於其功用性，也

正是因其功用性的喪失而失去了主

角地位。「青年」角色功能的衰退以

及現代社會對家庭價值的重新認

識，促使「『孩子』再度成為統合兒

童、年輕人與社會的相互關係的最

為重要的媒介」（頁259）。「青年」在

宏大的歷史變遷中經歷的是從無到

有再到解體的過程，但是，以「孝」

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在中國一直佔據

Y主導力量。從本質上說，年輕人

作為「孩子」的角色在父母及家庭層

面從未改變或受到否定。

清代的漢口：城市、地方精英與

公共領域

● 胡悅

西方主流城市史研究認為，東

方專制下的帝國城市強調的是政治

和軍事職能。把儒家所謳歌的田園

牧歌作為理想生活方式的城市官吏

很少能夠將城市本身作為其終身居

所，他們為帝國工作一定年限之後

告老還鄉，從而無法形成具有城市

認同和歸屬感的永久公民。少量的

羅威廉（William T. Rowe）著，魯

西奇、羅杜芳譯：《漢口：一個

中國城市的衝突和社區（1796-

189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2008）。


